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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务 大 队 的 那 辆“ 五 动 四 拐
（5047）”停在宿舍楼前时，葛虎还没从
昨晚的梦境中走出来，就让教导员稀里
哗啦地给毁了。

“葛虎，你陪老赵去医院一趟。”
去医院？葛虎眼睛睁得老大。连轴

转了近一个月，好不容易捞到一天休
息，去那八辈子不想去的鬼地方？！

教导员根本不理他那茬，“你小子
机灵点，别让他给唬了，让他彻底查
一查。”

葛虎一听这口气，就知道任务非凡。
现在飞行团任务很紧，机务这边人员紧
缺，又赶上机务中队人员去留的关口，正
是教导员伤脑筋的时候。可老赵是个老
先进，今年三级军士就干满 10 年了，也
可以走了啊。莫非老赵自己有什么想法？
葛虎顺着教导员的眼神捋着思路。

教导员跳过葛虎的视线，从兜里掏
出一个信封，“记住！一定让老赵查得彻
底些。就说这是队里给的。”

仅凭手感，葛虎就知道信封里是票
子。啥事让教导员都“出血”了，想必这
次查体真的非同一般啊。葛虎两腿一并
挺胸抬头，回了个“是”。当了快 3年兵，
聪明的葛虎这点眼力见儿还是有的。他
知道不管自己心里藏着多大的梦想，当
你还是下级时就是下级。下级服从上级
是铁律。

跳上“五动四拐”，葛虎让司机在军
人服务社停一下，自己掏钱买了几瓶矿
泉水和面包，才去机务家属楼接老赵。
老赵媳妇看到葛虎就像看到亲人，非让
他到屋里坐一会儿。别看老赵黑不溜秋
的，他媳妇收拾得却干净利索。只是她
身上那件过时的旗袍裙怎么看怎么别
扭。葛虎顺势说嫂子一起进城里逛逛
吧，反正有车。老赵5岁的儿子一听要进
城逛街，立马跳到葛虎身边，那架式好
像葛虎才是他的亲爹，弄得葛虎老不好
意思。

“下来，下来。我们有事呢。”老赵一
把将孩子拨拉下来推到老婆跟前，“你
们在家吧，我去去就回。”

老赵的口气很生硬，方才还兴高采
烈的孩子，现在心情陡转，怯生生地看
着葛虎。老赵媳妇抱紧孩子，脸上的笑
尴尬地晾在那儿，弄得葛虎心里很不是
滋味。

“五动四拐”把一条本来很好走的
柏油路走得波澜起伏，把葛虎起于昨晚
的美好心情打得像岸边细碎的浪花。葛
虎拿出手机，戴上耳机，调出刚下载的
gala 乐队的《追梦赤子心》。决不能再让
眼前的任何事情动摇自己的决心了。去
年，就是这时候，自己心窝子一热，又将
自己定格在这里。

那天，机务大队欢送要走的退伍老
兵，宴席当间儿就不见了王扑克。王扑
克原名王铁锤。葛虎分到队里的时候，
他已经是特设师了。王扑克在机务大队

干了 10 多年，除了休假回家，在队里的
时候，休息日一不闲聊二不看电视，外
出名额都让给别人。连牙膏牙刷洗衣粉
都有劳兄弟们带，自己最喜欢的放松方
式就是打牌，还美其言为“洗脑”。说只
有进入牌境，方能暂时忘掉机场，忘掉
那些特设烦琐的维护和操作。教导员下
令后，葛虎却不知该到哪儿找？从不离
队的王扑克能去哪儿呢？

“还愣着干啥？”教导员瞪了葛虎一
眼，葛虎心里的疑问还没说出口，教导
员就嚷起来，“去机场啊。你小子不是也
想走吗？正好去机场再多看一眼，走了
以后别后悔！”教导员已经被灌了不少
酒，嚷嚷的样子很有家中老大的意味。
不过，被教导员击中心思让葛虎有点不
好意思。毕竟才当了两年兵啊。虽说两
年也可以走了，但队上的机械也好，特
设也好，都很少有人提出走的。毕竟一
线的机务太缺了。有了两年多的工作经
验积累，正是能当上帮手的时候。这时
候退伍对部队来说确实是一大浪费。可
是，葛虎当兵入伍，给自己定的就是两
年时间。他还有更大的梦想要去实现
呢。当初，他拒绝家族企业总经理之位，
就是想到部队磨练一下意志，锻炼一下
再自己创业。可这一决定，愣是被王扑
克不经意间给改写了。那天，葛虎进了
机场没多远，就看见王扑克围着他负责
的那架飞机一圈一圈地推磨。葛虎怔怔
地看了一会儿，眼睛突地一热，涌出好
些泪来。

“真他妈的见鬼了！”葛虎掉头就往
回走，他不想看到这一幕。准确地说他
很怕看到的这一幕让自己动摇。走，向
前一直走，别回头！葛虎命令自己。机场
上的风很大，东拉西扯拽着葛虎的衣角
像个耍赖的顽童。

葛虎最终还是停下来。身后王扑克
恋恋不舍在飞机旁的孤独身影让他不
忍再往前走，他折了回来。送走了王扑
克，葛虎留了下来。

“五动四拐”渐渐慢下来，眼前多了
车流和人流。城市的繁华与喧嚣一下子
填满葛虎的视线。耳朵里苏朵嘶哑的
歌声也清晰起来：“不求任何人满意，
只要对得起自己，关于理想我从来没
选择放弃，即使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
向前跑——”

这声“向前跑”，让葛虎热血沸腾，
深藏在胸的少年壮志像茫茫海上突然
高举的灯盏，一下子照亮了葛虎前进的
方向。就在葛虎凝望着自己的梦想，准
备再次启航的时候，“五动四拐”左右晃
荡了两下猛地刹住了。一阵水击打瓶体
的声响，让葛虎一下子回到现实中来。

“五动四拐”在一处十字路口停下来。葛
虎弯腰赶紧拾起滚落的装着矿泉水的
塑料袋，拧开一瓶矿泉水递给老赵。同
时从后视镜中偷偷瞄了老赵一眼。这家
伙竟春意盎然地看着眼前城市的景象，

神往着呢。葛虎脸上浮现一丝不以为然
的笑意。心想哪有不食人间烟火的人
啊。想必老赵也憧憬着有固定工资、固
定住处，一家人能团聚在一起的城市生
活呢。

到了医院门诊，老赵轻车熟路地往
楼里走，葛虎紧随其后。老赵先去挂了
心内科，又挂了个五官科。葛虎想起教
导员临行前的交代，就说您要觉得哪儿
不好，咱多查几个科，队里给钱了。老赵
一听这话，像被棍子敲了，“你说什么？”
葛虎就把教导员给的信封拿出来递给
老赵。

老赵把信封翘了个角，往里瞅了
一下，脸上浮现一丝笑意，像是识破
了别人的天机。葛虎心里一颤，心想
不愧是机务大队的红人啊，整天和领
导们混在一起，难怪会露出心有灵犀
一点通的表情。

“难得休息一天，你自己出去转转
吧。”老赵说着从信封里抽出100块钱塞
到葛虎手里，然后把信封放进裤兜。

“我和你一起去吧。”葛虎说着跟上
几步，手里仍捏着那100块钱，像提了个
炸弹。

老赵转过身，两只黑乎乎的大手做
了个“停”的动作。

“这个给你。”葛虎把那 100 块钱递
过去，老赵脸色就变了。嘴朝着他一努，
又一努。葛虎明白那是他必须拿着的意
思。就想一会儿上街给他孩子买个玩具
啥的吧。

出了医院大门，葛虎的心里又不踏
实起来。眼前乱哄哄的全是些小吃水
果、烟酒糖茶之类的小店。还有几家寿
衣店点缀其间。想到回去得给教导员回
话，葛虎就觉得还是得陪老赵看病。转
身走了几步，又想起老赵儿子小脸上的
委屈和失落，就想给孩子买点东西。这
些天老赵一直在队上，如果不是陪他看
病，还不知道他家属来队了呢。葛虎问
到医院北边有家孕妇商品专卖店里有
玩具，就去那儿给老赵儿子买了个变形
金刚模型。

葛虎回到医院直奔三楼的心内科，
没见老赵人影儿，就问候诊台的护士有
没有位叫赵凡涛的军人看过病。护士说
这么多人我记不清了。葛虎就挨个诊室
查看。走到第三个诊室的时候，护士追
上来，说你这是干什么呀，都像你这样
医院不就乱套了吗。葛虎就把自己陪病
人来看病的事情说了。护士嘟了个嘴
说，“那你还不好好陪着，人在哪儿都不

知道。”护士把剩下两个诊室挨着看了
看，说没有。你去七楼耳鼻喉科吧。

七层的耳鼻喉科，要比楼下那些科
室安静得多。候诊区寥寥的几个人，没
有老赵。葛虎问接诊的护士，有没有叫
赵凡涛的军人进了诊室。护士头也没抬
说在五诊室。没走到五诊室门口，老赵
那口胶东腔儿便从里面传出来。

“我说没事就没事啊。”
“啥叫没事啊？你还这么年轻，以

后的路还长着呢。你可不能拿自己的
身体这么不当回事啊。”医生的口音和
老赵差不多，只是音色里多了些文化
的气韵。想不到老赵在医院还有老乡
朋友呢。

“离不开有啥办法呢。反正年底就
走了，再顶这几个月不碍事儿。”老赵想
必磨了一段时间，声音明显被医生的科
学提示压下去。

“不碍事？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一会儿等结果出来再说。上回我就警告
你，你不听说。这回要是有了器质性病
变，你哭都来不及。别忘了你有家庭有
老婆孩子，你得为他们负责啊。”医生的
声音高起来。

这回里面静了好长时间。葛虎突然
觉得很疲惫，像被人从身体里面抽了筋
骨，吸了精血，只留了一个皮囊似的没
有支撑，要倒下来。可是，他的心还听
他招呼，他对他的心说：不行！你一
定要挺住，你还有自己的梦想，自己
喜欢做的事情。在这之前你不能被任
何东西所打倒。要像苏朵唱得那样，

“向前跑，命运它无法让我们跪地求
饶，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
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不在乎
它是不是悬崖峭壁——”

“让开一下。”一声清脆的女声将葛
虎从疲惫中扯出来。

葛虎睁开眼睛，看到一双滴溜儿转
的大眼睛，从长长的睫毛下面看着他。
一个女护士抱着一份检查报告站在他
面前。

“真有你的，站着就睡着啦？”女护
士歪着脑袋打量着葛虎，脸上浮现善良
的笑意，“你跟赵技师一块儿来的？”

葛虎点点头。
“回去以后你可得跟你们领导说

说，赵技师不能再干了。”女护士压低声
音，悄悄听了听诊室里面的动静后，又
道，“他的耳朵再这样下去——”女护士
突然停下了，她呆呆地看了葛虎一眼，
叹了口气，推门进了诊室。

里面仍很安静，那护士的进入并没
有改变里面的氛围，仍是一片沉寂，像
浓浓大雾笼罩的机场。

从医院回来的那天晚上，葛虎基本
上没怎么睡。第二天进场后发现老赵还
在3号机旁忙活，葛虎的心里就开锅了。
恨不能把他抓到机务家属楼关他一个
月的禁闭，让他一点事儿也做不成，游
手好闲地闲死！这家伙不要命了，真不
明白他这么干到底图的啥？也不为老婆
儿子想想。没人性！葛虎心里骂着老赵，
懊悔自己不该答应替他保守那个破秘
密，应该原原本本告诉教导员。

那个秘密像条虫子钻进了葛虎的
心，让他日夜不得安宁。工作时他集中
精力只盯着手里的活。他怕撞见老赵的
眼神，怕听到老赵和机务们说话的声
音，甚至怕听到老赵和战友们闲暇之时
的说笑。退场后，葛虎就猫在宿舍，不打
扑克也不看电视，只躺在床上听手机里
gala 乐队的歌。而且，只听那首《追梦赤
子心》。他还把那首歌设成闹铃，每逢进
场的时候，屋里的人还没起床，葛虎手
机里苏朵扯着嗓子的叫声就把全屋人
吵醒了。葛虎不想管任何闲事，谁都有
自己的梦想，都有自己的打算。既然老
赵一定要那么干，别人又怎能奈何得
了！葛虎变了，变得少言寡语。周六那
天，大队刚进场不多会儿，葛虎就晕倒
在飞机旁。

医生说葛虎是过度疲劳累病的。葛
虎病了以后，教导员来看他，给他端了
鸡蛋面条，还给他拎来5斤橘子。教导员
还说他陪老赵看病任务完成的不错，检
查得很彻底，老赵能答应边工作边治疗
是他葛虎的功劳。机务大队长也来看葛
虎了。大队长问葛虎有没有对象，如果
没有春节就回去一趟，说该找对象了。
队里的战友有事没事都来屋里探一眼，
问一问他的病情，安慰他一句半句的。
老赵媳妇和儿子也来看他了，老赵媳妇
说明天就走了，过来和他打个招呼。葛
虎说干吗不多住几天，老赵媳妇说他那
么忙，就不待在这儿打扰他了。老赵儿
子抱着葛虎给他买的变形金刚，在他床
边爬上爬下，那股亲热劲儿让葛虎鼻子
一个劲儿发酸，直想落泪。大队文书还
把葛虎累倒在工作岗位的事迹写成表
扬稿登在大队宿舍门口的板报上，让过
往的人都能看得到。

一天，两天，三天过去，葛虎的病好
像仍没多大起色。除了洗漱上厕所，葛
虎仍在床上躺着。他好像在等一个人，
他觉得仿佛只有在床上才能等到那个
人。可那个人始终没来。周五早晨，天刚
蒙蒙亮，葛虎就起来了。葛虎给教导员
写了封信，把老赵看病的前因后果说了
个底儿掉。本想把信放到桌上就完了。
可怕文书打扫卫生给收拾了，就往桌上
的一个飞行日志夹里放，就看到教导员
给老赵的那个装钱的信封。葛虎鬼使神

差地把钱倒出来数了数，一张不少2000
块。教导员交给他信封时他数过。看来，
老赵自掏腰包补上了自己那 100 块钱。
葛虎的心顿时像猫抓了似的难受。

葛虎带上教导员的门后就直奔机
场。教导员这个钟点不在宿舍，一定也
是去了机场。前些天，他就听到屋里的
战友说，3021 飞机又闹情绪了。可是查
来查去什么问题也没找到。大队长同意
放飞看看，可老赵就是不同意，总觉得
哪里不对劲儿。

四周静悄悄的，有点毛雾，空气潮
润润的很舒服。走在黎明前的机场上，
葛虎很激动，也觉得很神圣。就像他第
一次进场看到停机坪上的这些飞机时，
心里陡升的那种厚重感一样。那种沉甸
甸的感觉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体会
得到。现在，自己渴望见到的那个人一
定在那架闹情绪的飞机旁爬上爬下呢。

还没走到飞机跟前，就听到轰的一
声巨响，飞机发动机开车了。葛虎的心
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那声音像刀一
样划过他的心脏，让他疼得差点背过
气去。

老赵一定在怀疑是发动机的故障，
否则他不会死死把住不让放飞的。他知
道老赵是那种有一点怀疑都死抓着不
放的。有一次他检查飞机油门时，觉得
手柄运动似乎有轻微的卡滞感，就提议
再试一次车。可是试车后仍没发现什么
问题，大家就准备收班归队了，但老赵
还是留了下来，非要深度再检查一遍不
可。那天自己也想早点回去洗个澡了，
结果被他弄得烦恼得要命，3 个小时过
后，还是应验了老赵的怀疑，原来是油
门操纵垂直拉杆的密封衬套耳环上端
松脱了。

葛虎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看到老赵
果然朝飞机的后舱那儿走去，他一定想
在那儿再仔细分辨一下发动机的声响。
如果这时候发动机意外发出爆响的话，
老赵的两个耳朵就都报废了。葛虎一边
喊一边朝飞机冲过去，这时，耳边常常
萦绕着的苏朵的《追梦赤子心》突然以
另一种演绎撕开眼前的毛雾，以排山倒
海之势向他涌来，“继续跑，带着赤子骄
傲，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怎能看到，
与其苟延残喘不如纵情燃烧，为了心中
的美好——”

葛虎冲了进去，像无声电影里冒出
来的一个人。当他一把拉开老赵，将他
推到一边时，那几个人才恍然这不是
梦。昨天还躺在病床上的葛虎的确跑到
这儿来了。

远处的哨兵也被这一幕弄蒙了。他
不知道他们拉扯着说了些什么，发动机
的声音盖过了一切。但是，过了不一会
儿，哨兵明白了来人的用意，因为，他看
到来人顶替了方才老赵的位置，像位给
人看病的大夫，趴在飞机的后舱那儿，
用心听着飞机的心跳。

追梦赤子心
□周 建

号 角
向上吹奏，金属剥落的声音。
集中喊出阳光和血气，喊出田野和麦浪涌动

的旋律。
引领群峰朝一个方向奔跑、集结，在风中，形

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力量。
发自肺腑，穿越胸膛，它使一朵噙着热泪的

野花怒放。
它把我们从钢铁一样沉重的梦里唤醒，穿衣

整装，在黑暗里摸到遥远的心脏，和枪。
心底涌起的强大暖流，穿透一个人的喉咙和

嘴唇，穿过他紧攥的手指，久久感动，一个又一个
风起云涌的集体。

山岳在身下倒退，河流在眼前奔走。在它湍
急而陡峭的浪花里，心底落满急促的脚印和凌乱
的马蹄。

我听从它铿锵的号召，迷恋它震撼的气流。
其实，我们就是它吹出的一个个纯金属音

符，一旦挣脱了羞涩与胆怯，就不怕阵亡或被俘。
长久的吹奏过后，是鼓声擂动的拂晓。

炮 火
一片承载了过多情感的土地，此时，喘不过

气来。
在刺鼻的硝烟中燃烧，玻璃或瓷器一样碎裂。
急袭。齐射。一开始就携带无法排泄的愤怒。

让对抗抬不起头来，让反击直不起腰来，使一片
郁郁葱葱的庄稼和兵器，停止拔节。

这是爱与战争的前奏，心惊肉跳的抚摸。是
倾诉中的战栗，聆听中的隐忍。是猛攻前的风暴
和急雨。

是弯曲的苍穹里一边倒的流星雨，死亡批量
来临前的回光返照。

炮兵阵地。远在数十公里之外的间瞄打击。
定位准确的盲目覆盖。

一次次爆炸追问一座山沉默的海拔和纵深。
一片片灼热考验一份决心和地图真正的

城府。
剧烈而短促的爱与恨。谁在浪费谁的精力，

谁在摧毁谁的元气？
道德和良知，一次又一次被解构。
急雨过后的寂静里，尘埃落定的阵地上：
谁在等待一堆钢盔和残骸，玫瑰般绽放。

坦 克
坦克喘着粗气，把尘埃和沙石吸进自己庞大

躯体的循环系统，然后，再把它们用大口径排气

筒，吐出来。
坦克奔跑起来时，沉重的履带，把那些根系

很深的骆驼刺从戈壁上拔出来，再把它们连同泥
土一起抛向空中。

坦克在戈壁上驰骋，履带的巨齿，把空气中
的石头嚼碎。一天下来，坦克要吃掉多少沙
土——坦克的消化真好。

我坐在坦克里，随巨大的钢铁颠簸，用额头
不断撞击它胸腔的内壁。我用一只手抓住炮塔的
握把，另一只手紧紧摁住自己的胃。我生怕肚里
那些世俗的饭菜，被坦克的颠簸呕出来。我很担
心，整个人，会被它一点点消化掉。

经过无数坎坷后，坦克突然越过一个两米宽
的壕沟——这是一次严格意义上的飞跃。因为什
么，它腾空了？30多吨重的坦克连同他肚子里的
4 名乘员离开了地面，像是摆脱了地球的引力。
它的两肋，仿佛生出翅膀，风声中，有了骨节和羽
毛排比的呼啸。

这只猛兽，还会怒吼。当它停住——我们叫
它“短停”，就像一只老虎突然发怒前用两只前爪
抓住飞快的速度，然后慢慢地把它摁下去。而后，
它真的咆哮了——炮膛里承受的所有压力，都被
它释放成满腔怒火，喷薄而出。它的血盆大口喷
出的是一座火山，而它的舌头，本身就是这座火
山最强劲的岩浆。

在千米之外，坦克伸出舌头，用烈火舔舐了
它所垂涎的猎物，迅速、干净，仅几秒钟，不剩半
截骨头，不沾一滴鲜血。坦克还用烈火舔舐掉了
它咀嚼时发出的最后一丝声音。之后，用火红的
舌头，打扫战场。

我坐在它的左心室里，用无线电波驾驭它。
你们可以这样理解我：和平与战争共同喂养

着的，这只巨型动物的主人。
枪 刺

军旅中最拔尖的一节。
冷兵器时代遗留在现代战争里的凛冽光芒。
平时，蛰伏于灼热的枪口，或者剜进我们的

肉里。
沉默发亮时，就是一把枪刺。耀眼、锋利，令

人胆寒，不敢对视。
一把枪刺，与朴素的现实保持着一支枪管的

距离。与这支枪，保持着有效射程的距离。
当子弹耗尽，枪刺才开始苏醒。子弹在一定

距离上，与死亡对垒，交锋。但枪刺不，枪刺就在
眼前，触手可及，与敌短兵相接，刺刀见红。

枪刺在主人的热血里恢复野性，在血与肉的
搏杀中，锋芒毕露。

枪刺出击的结果只有两个：生，或者死。
枪刺不是举起手来放下气节的那一种。
枪刺宁折不弯，代表着武器最高贵的灵魂。
要么刺进敌人的胸膛，要么转而刺向自己。
枪刺是那种，不肯缴械的铁。
作为军人，应该成为枪管上最拔尖的那部分。
亮出锋芒，让战争倒吸一口冷气！

阵 地
有着比天空更弯曲的海拔。
突兀或隐蔽。巨大云影和植被的伪装下，掩

体里盛满炸药和血。
人，枪炮，坚固抑或脆弱的工事。独立或交叉

的火力网。一眨不眨，布满血丝、堑壕、地雷、三角
锥和蛇腹型铁丝网的眼神。

我必须拔掉的，那根扎进肉里的芒刺。一粒
弹丸或者一声咳嗽，就能引爆的坐标。

我必须控制自己的脉搏、呼吸，把爱与仇恨
控制在海平面以下。胸腔里，不发出一丝多余的
气息。

我必须等待时机，在更加曲折的坑道里战术
迂回。手里攥着，还没有拧开的引信。

哦，这个时候，阵地也许是空着的。
它允许这短暂的空白，人迹罕至。它被叶片

和草屑巧妙伪装，欲盖弥彰在茫茫的大自然里。
但它一定是在等待。它空着的等待更可怕，

更令人心慌意乱。
对手或我们的，阵地。刺刀见红、血肉交集的

地方。
胜负将在这里揭晓，捷报将从这里传出。
当一排排影子相继扑地，一杆旗，替它们用

力地站起。
空 袭

凭空而来的厄运，以列缺霹雳的破坏力，清
理地面。

警报，像来不及折叠的闪电，划过内心。战争
的云团下，天空，不再是明月清风，幽蓝的港湾。

疏散，化整为零。行军的路上，剧烈的心跳和
脚步彼此走散。生与死，一并伏卧在大地震颤的
怀中。

来自数十公里或者数百公里之外的空袭，弹
道无痕。

数十公里或者数百公里之外，一双渴得流血
的眼睛，紧盯这一队还未抵达的人影。

红外线，热成像，或者浩渺天宇的人造卫星。
一支队伍，多像一串气喘吁吁的符号，正在发烫
的荧屏上，光斑一般移动。

你，以及你们，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目标，一次
重要行动的组成部分。是情报中某个喑哑的代
码，经过多次破译的一串数据。是死亡或者幸存
在这个地理坐标上的替身。是被蒙在鼓里的，战
争代价的背负者。

现在，空袭来临，几乎避之不及。平静的山河
与道路，在它巨大的爆炸声中，摇摇欲坠。

没有什么可以庇护，青筋般暴露的道路，皱
纹般隐约的辙痕。空空戈壁，谁能收藏，一颗颗急
速蜷缩的心。

生命如此脆弱。当空袭来临，只有疏散的旗
语和扑倒的身影。大地的低洼处，能否留住命运
的转折？

当雷霆滚过，弹片与烟尘最终落定。我们尝
试着，用自己的骨头，把身体从起伏的地平线上
缓缓撑起。

嘴角，抽动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英 雄

英雄身披夜色，从黎明站起，看到这个世界
最大的日出。

英雄是在黄昏时分倒下的。他倒下时，被鲜
血浸染成火焰的晚霞招展成一面面猎猎战旗。

英雄，就是在那一面面战旗中，缓缓倒下的。
由于有烈焰和旗帜的托举，英雄倒下的瞬

间，比我们想象的要慢要轻。英雄倒下的瞬间，像
是一个信念的突然失重。

就像红色电影镜头里，反复回放的，慢动作。
是的，英雄倒下的过程很慢。英雄是不容易

就那么快地倒下的。
英雄倒下之后，我们看见一片沉静的淡蓝色

山脉，逐渐自远处的地平线，缓缓隆起。那山脉在
达到我们适合仰望的一个角度时，才停止生长。

是的，我相信，英雄躺下的地方，那些山的海
拔会重新被抬高。山中草木，也会在沃血后迎风
疯长。

生长成，一片片火红的映山红。被一个很高
很亮的声音，深情歌唱。

英雄身中数弹，他献出的热血，就是我们看
到的花溪。

在石头和乱草中，英雄最后一次抬头，目睹
了这个人类的浩瀚星空。

作为一种精神，英雄不死。当他的意志，挺过
最漫长最黑暗的夜晚，最终成为一个时代最动人
心魄的场景：

他身披深重的夜色，从黎明慢慢站起。
他看到的日出，要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好

几倍。
战 鼓

我的这，地动山摇的心。
是谁，决心要把它摧毁，或者震碎？并以排山

倒海、支离破碎之势，竖起大旗。
是谁动员飓风，搬来所有乌云、尘土和雷霆。
是谁把一道道闪电，投入熊熊烈火重新熔

铸，锻造成一柄柄断魂利器。
这被骨头擂响的来自内心的巨大空洞，这被

兽皮蒙蔽的源自精神的无限隐情。
这沉闷胸膛里击打出的层出不穷的誓言与

豪情。
这被惊飞的鸟群和激越的马蹄不断激活的

勇气。
声音重复声音，力量叠加力量。
鼓声中，谁说狂风不是一面旗帜，谁说雷霆

不是一次誓师，谁说暴雨不是一片血迹，谁说闪
电不是一条奇迹？

谁又能说，蹚过恐惧的尸首和窒息的背影，
不是一个豁亮的世界？

这是呼吸的一次次接力，这是血液的一次次
冲击。

这是我们，从那激越鼓声中奋不顾身救出的
一颗，勇敢面对死亡的心。

当战鼓擂动，我们眼中的朦胧山河渐次清晰。

金属剥落的声音
□堆 雪


